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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资企业在拉美的投资战略及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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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的境外直接投资（ＩＥＤ）随着“走出去”战略的深化正席卷世界，旨在有效管理不断增长的

外汇储备以及国际融资。中国企业群体仍然不是拉美最大的投资商，但凭借其拥有快速获取融资的能力，已

然成为拉美市场扩张速度最快的投资群体。中国企业在拉美主要是开采油气和矿石等自然资源，也涉及制

造业和服务业，较为突出的是机械自动化业和银行业。中国企业在拉美崭露头角，给当地的各行各业带来了

巨大的冲击和影响。然而，拉美社会并不清楚中国政府和企业因地制宜地从事商业活动的细节、运行机制以

及双方法律的差异性，从而导致双方矛盾不断。对此，中国企业仍需在理解互信方面作出更大努力，同时要

把握机遇，绝不能驻足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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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的境外直接投资

最近十年中国在境外的直接投资大潮与一系

列内外因素有关，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实行
全面明确地支持中国企业国际拓展的政策，这种
政策除了给予境外直接投资项目一些财政利好

外，还包括提供公共资助。
这种名为“走出去”的战略，使中国在世界上

变成了资本来源国，同时又使中国继续作为外国
资本的青睐对象。我们都知道，这一战略是时任
总理的朱镕基在２００１年３月召开的九届人大四
次会议作报告时正式提出的。根据第十个“五年
规划”（２００１－２００５），中国企业的境外投资，应是
中国经济主动适应全球化趋势的关键之一。

２００４年，在十届人大二次会议上，时任总理
的温家宝在报告中坚持了这一政策，主张中国要
加快实施“走出去”的战略，要更加有效地协调和
引导中国对外投资，鼓励各种资本所有制的企业
开展境外投资业务，扩大它们对国外市场的参与。
由此，在第十一个“五年规划”（２００６－２０１０）中，

“走出去”的政策得到确认和强调。
中国境外直接投资的扩张虽已引起国际社会

的关注，但与那些工业化国家相比，中国境外直接
投资的总量依然很小。可以说，中国在世界较大
经济体之间的游戏中还是一位新手（中国无疑属
于较大经济体之列）。中国的境外直接投资总量
所占比例虽然还小，但是年均流动资金不容小视，
现已处在世界资金来源的第三位。

这就是说，中国资本（从中国流出的境外直接
投资）目前在股份总量中的盘子不大，但它在不断
增持；目前，在中国国内，在境外直接投资的累积
总额中，外国资本仅占１／４。但是，中国作为世界
国际直接投资市场上的一个资金来源国，它的出
现是其经济发展必然要迈出的一步；所有迹象表
明，中国在未来一定会继续在国外寻找投资机会，

来自中国的境外直接投资可能会加速。
从２００２年起，中国的境外直接投资流量开始

持续上升，在２００７至２００８年间翻了一番。当时，

中国投资者享有一种几乎是特权的财政地位，这
种地位与开始遭受国际危机的其他国家的许多大

企业形成鲜明对照。中国的投资者，利用了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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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遭受的这次严重危机。
早在２００４年，中国政府就实施了一项帮助中

国企业境外投资一些优先领域的信贷计划，包括
投资中国紧缺的自然资源开采，可带动中国技术
出口的制造业和基础设施，一些研发项目，以及可
加强中国企业全球竞争力的收购行为。这种帮助
也被用来支持国际扩张，如对需要中国企业参与
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予以资助。从２００４年起，在
其后的６年时间里，中国与国外签订了１２７个双
边投资协议和１１２个避免双重征税协定。所有这
些，都是中国为了适应与其不断增长的对外直接
投资而采取的政策（Ｄａｖｉｅｓ，２０１０）。
最近，到２０１２年，中国境外直接投资量已达

８７８亿美元，首次成为全球第三大对外投资国。

２０１２年底，有超过１６０００家中国企业在全球１７９
个国家建立了大约２２０００家公司，投资金额达到

５３１９．４亿美元，排在世界第３０位。总而言之，虽
然中国企业在境外直接投资领域属于“后来者”，
但它们经过短时间的快速发展，已经成功进入全
球大部分国家的市场，渗透进诸多领域。
中国境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地，从地理位

置上看，主要集中在亚洲地区。截至２０１１年底，
中国境外直接投资总数的７１．４％是在亚洲；其次
是在拉丁美洲，占１３％。但是，中国在拉美的投
资，有９２％流入了英国控制下的两个避税天
堂———英属维尔京群岛和开曼群岛，其余８％则
流向了巴西［１］、秘鲁、委内瑞拉和阿根廷，其详细
情况留待后文论述。中国境外投资的第三个目的
地是欧洲，接下来依次是非洲、北美洲和大
洋洲［２］。

２０１３年，中国企业集团在全球１５６个国家和
地区的５０９０家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投资额超过

１０００亿美元，使中国成为全球第三大对外投资
国。由此，中国的境外直接投资达到世界前列，非
金融 类 投 资 增 长 了 ２６％。至 于 国 际 并 购
（Ｆ＆Ａ），包括香港在内，中国现在是世界排名第
二，占全球境外直接投资总量的１０％（２０１１年以

７％排名第四）。可以说，自２１世纪初开始，中国
政府就在全面夯实其“走出去”的战略［３］。

二、贷款问题

随着中拉商贸和投资渠道日益密切，中国现
在正迅速成为拉美国家主权信贷的主要来源国。
接受中国信贷的拉美国家，基本上都是一些很难
进入全球资本市场的国家。从２００５年到２０１１

年，中国银行界总共向拉美相关政府提供了超过

７５０亿美元的贷款。仅在２０１０年，中国就向拉美
贷款３７０亿美元，超过了世界银行、泛美发展银行
和美国进出口银行对拉美贷款的总和。
上述贷款的绝大部分，都是由中国两家发展

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
的。贷款对象主要是阿根廷、巴西和委内瑞拉三
个经济体，用途则集中于矿业、能源、大宗商品和
基础设施项目。中国银行资助这些项目不为别
的，就是为了更好地获得明确和具体的目标：收取
市场利率，有时是高利率。与世界银行、泛美发展
银行和美国进出口银行这些西方竞争对手相比，
国家开发银行收取的利率更高。
拉美国家现在对中国贷款比较谨慎，因为它

可能会加深拉美对大宗商品（农产品和能源）贸易
的依赖，进而产生意想不到的环境后果；反过来，
这些后果可能会使金融商贸活动带来的经济利益

大大缩水。拉美内部的政治争论认为，拉美可以
把来自中国的部分资金转投到创新、工业多元化
和环境保护方面，否则，来自中国的新资金可能会
带来风险。下文我们将会谈到，在那些没有积极
开展和疏导争论的地方，对中国资本的进入反响
强烈，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和政治问题。

２０１４年７月１５日至１７日，在巴西举行了金
砖国家领导人第六次峰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出席，并在会后访问拉美，与巴西、阿根廷、委内瑞
拉和古巴四国领导人进行了会晤。这些会晤如峰
会期望的那样，产生了一个利好结果：决定建立
“新开发银行”（ＮＤＢ），其总部设在上海，资本为

５００亿美元。
习近平此次访问备受许多观察家称赞，认为

这次访问取得了在中拉投资贸易关系中前所未有

的成就。不过，中国多年以来就是拉美金融领域
的重要玩家。根据“泛美对话”（Ｄｉｌｏｇｏ　Ｉｎｔｅｒ－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ｏ）收集的资料，从２００５到２０１３年，中国
共向拉美国家提供了超过９８０亿美元的贷款，其
中绝大部分来自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

银行。
但是，中国对拉美的贷款主要集中在几个国

家。超过一半以上给了委内瑞拉，其次是阿根廷
和巴西，其余２０％给了拉美其他国家。习近平此
次访问的结果，签订了一系列双边贷款协议，再次
肯定了这一趋势。协议的贷款，主要是用于支持
能源和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
中国如此鲜明地选择贷款下家，这可让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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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地明晓其拉美地区战略。２０１３年，委内瑞拉
向中国的出口额约占其国内生产总值（ＰＢＩ）的

３．５％，获得的中国信贷也最多；而拉美最大的经
济体之一墨西哥，从２００５至２０１３年，从中国得到
的贷款仅为２４亿美元。中国对拉美地区的放贷，
明显倾向于那些与中国的拉美战略相向而行的国

家，这些国家的行为受到了中国对拉美直接投资
方向的支持。在这一背景下，得到中国外汇储备
支持的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可以视作中国与其
拉美盟国之间双边贷款协议的扩展。
中国的资助似乎更倾向于拉美国家“想要”什

么，而不是研究发展的西方专家们所说的“需要”
什么。美国以及国际性金融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和世界银行，倾向于资助与当下发展趋势相
符的事项，如对外贸易自由化和小额扶贫贷款项
目，但中国的信贷通常是资助能源、基础设施建设
和工业项目。在拉美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支出
缺口，每年高达２６００亿美元。
中国的贷款，不附带那些传统机构的资助所

带有的束缚———“附带条件”。这些附带条件强迫
借债的国家承诺采取紧缩措施和结构调整计划，
往往给地区增长和公平带来令人怀疑的结果。我
们下文将会谈到，中国企业善于从拉美现有规则
框架出发，占领那些开放的空间。与此同时，中国
企业在进行新的投资时，一般会不同程度地依托
那些受国有或跨国企业控制的现有公司进行，凭
借这种发展基础，制定一种富有进取心的渗透
战略。

三、中国对拉美的境外直接投资

进入２１世纪以来，中国对拉美的直接投资不
仅规模有变化，其地理和行业分布也有变化，这与
前述“走出去”战略、中国经济状况和中国对外双
边关系的发展是一致的［４］。因此，中国总理在

２００５年前后频繁访问拉美各大经济体（尤其是古
巴、巴西和阿根廷），为签订“全面战略协议”铺平
了道路；时至今日，中国与拉美几个最大经济体都
签署了这样的协议。中拉关系的这种进步，现已
逐步得到日益紧密的商贸往来的强化，得到各种
基于投资而形成的更加紧密的中长期联系的

加强［５］。
为了确保食品安全（健康的角度）和优质，除

其他办法外，中国还租赁土地：在乌克兰租地种谷
物，未来还将饲养生猪销往中国。中国多年前就
在菲律宾这样做了。最近，中国最大的猪肉生产

商宣布，将收购美国最大的猪肉厂商史密斯菲尔
德食品厂（Ｓｍｉｔｈｆｉｅｌｄ　Ｆｏｏｄｓ）。下文我们将谈到，
中国在拉美也采取了类似的战略。
近年来，流向拉美的境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

在服务业，其次是制造业和自然资源开采业。下
表是各行业所占的比重：

行业 比例（单位：％）

服务业 ４３
制造业 ３１
采矿业 ２５
其他 １

　　资料来源：２０１３年拉美经委会（ＣＥＰＡＬ）的报告

据拉美经委会的报告，中国对拉美的直接投
资一度相对谨慎，但大约从２００４年开始加速增
长，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时的情况另当别
论。目前，中国对拉美的投资仅在少数几个国家
处于优势地位，如厄瓜多尔，可能还有委内瑞拉。
美国和欧盟现在是拉美外资的主要来源国，分别
占２５％和４０％，而中国和其他亚洲经济体所占比
例仍然有限，仅有７％。
因此，直到不久前，中国对拉美的直接投资很

少。拉美经委会２０１１年的报告估计，从１９８９年
到２００９年的２０年间，中国对拉美的投资总额大
约为６０亿美元，主要投资领域是石油和矿产。从

１９９０年开始到２００９年，中国对拉美的直接投资
一直徘徊不前，但自２０１０年起则开始大步加速。

１９９０－２０１２年中国对拉美各经济体

的直接投资估计（百万美元）

国家 １９９０－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阿根廷 １４３　 ３，１００　 ２，４５０　 ６００
巴西 ２５５　 ９，５６３　 ５，６７６　 ６，０６６
智利 … ５ … ７６
哥伦比亚 １，６７７　 ６　 ２９３　 ９９６
厄瓜多尔 １，６１９　 ４５　 ５９　 ８６
墨西哥 １４６　 ９　 ２　 ７４
秘鲁 ２，２６２　 ８４　 ８２９　 １．３０６
委内瑞拉 ２４０　 ９００ … …

投资总和 ６，３４２　 １３，７１２　 ９．３０９　 ９，２０６

　　资料来源：２０１３年拉美经委会的报告

２０１０这一年，中国对拉美的直接投资就超过

１３０亿美元，其中３／４来自石油领域的两大收购
案———中石化（ＳＩＮＯＰＥＣ）在巴西的收购和中海
油（ＣＮＯＯＣ）在阿根廷的收购。但是，增长不限
于这两大收购案；２０１０年，中国各类企业也纷纷
走向拉美，或在拉美扩大业务。这些企业有电力
行业的“国家电网”、汽车制造业界的“奇瑞集团”
（该企业和阿根廷的索克马集团在乌拉圭合作）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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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业界的“中国铝业”。下面，我们简要论述在拉
美各经济体中，中国所处现状的形成过程。
中国现在是世界最重要的经济体之一，其成

长过程迅速。中国的发展速度独一无二，它在世
界上的特殊分量，其作为商人的地位远高于投资
者。中国现在是拉美第二大进口国，很快将成为
拉美第二大出口国（两方面排第一的都是美国）。
总之，中国对拉美的影响在于贸易而不是直接
投资。
中拉贸易和投资的特点及性质多种多样，学

界多有讨论，笔者在此不作赘述，只谈一个突出特
点，那就是贸易和投资流向是工业领域；这一点妨
碍了双方之间的贸易密度，使共同投资的空间不
大，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南美国家更多更好地跻
身亚太产业链。互补型贸易远不能形成一种更紧
密的关系。
在资本主义生产中，贸易关系对资本的流动、

流向和分配举足轻重。在中国商贸圈里，拉美可
以成为签署中长期可信赖伙伴协议的地区，以确
保粮食供应和其他原材料包括能源供应。然而，
由于拉美存在地区差异，各国经济不尽相同，受中
国的影响也有区别。
在此贸易背景下，在服务业和几乎是家族性

的行业中，通过家族联系流入拉美的移民，成千上
万地进入超市工作。阿根廷有一个企业家协会，
现已成为近十万落地生根的中国移民的经济支

柱，华人现在已是阿根廷第四大群体［６］。在第二
产业方面，在拉美投资的大部分中国企业，基本上
都开设商贸办事处支持加工业务，其中有些加工
厂逐渐发展成了小型生产厂家，从中国进口零部
件进行组装；这在中国成为整个拉美工业成品和
零部件的主要供应商之一后，变得特别普遍。
从中国及其自身利益的角度看，拉美各国无

疑是生产原材料的理想地。关键的需求之一是，
中国从拉美采购的商品，７０％是大宗商品（拉美经
委会２０１３年数据）。而且，中国是矿产和金属如
铜、铁、石油等的进口大国。由此，中国对这些产
品的需求变化，对这些产品的国际市场价格影响
巨大，进而影响着拉美的对外结算和兑换汇率。
拉美地区传统的出口商品基本上都是中国所

急需的大宗商品。因此，进入２１世纪以来，拉美
各国对中国的贸易都是顺差。拉美外汇流入曾稳
定增长，而中国则需要外汇。一些产品和生产设
备价格上涨，导致通过贸易平衡产生大量外汇收
入：阿根廷的食用油，巴西的铁矿石，智利的铜矿，

玻利维亚的锡矿，秘鲁的金矿，哥伦比亚、委内瑞
拉和厄瓜多尔的石油，等等，都是外汇的来源。
相反，墨西哥及中美洲和加勒比大部分经济

体却没有这么幸运，这些经济体与中国在第三类
市场存在竞争；在技术含量低和劳动密集型的产
品生产和出口上，许多国家都与中国存在竞争关
系，中国与这些国家的贸易收支是顺差。
中国对拉美的直接投资（非金融），大约有

９０％流向自然资源开采业。中国投资的流向告诉
我们，拉美大陆存在巨量自然资源。中国的投资
模式在西方世界还比较陌生，但对中国进军国际
市场十分合适：中国企业的国际化进程由大型国
有企业牵头，带着定好的融资方案前往其他国家，
是一个享受低息贷款和其他好处（如给予一定年
限的优惠）的独立单位。这种投资模式，将使中国
在２１世纪成为拉美最大的外来力量，这没有什么
稀奇的，现实趋势也在证明这一点。
中国通过各种可能的渠道，希望同那些可向

中国提供所需东西的经济体建立更加紧密的关

系，料无疑义，中国目前所需要的物资就是自然资
源、粮食和能源。这在《２００８年中拉关系白皮书》
中有所表述；在２０１３年出版的《中国与非洲的经
贸合作白皮书》中再次提到；而中国对一些相对发
展不足并且是其周边邻居的较小经济体的投资情

况，亦是证明。
表面看来，拉丁美洲似乎已成为中国境外直

接投资的重要目的地，但有两点必须注意。首先，
如果看一看中国在２１世纪前１０年境外直接投资
的流动情况，特别是２００６年的数据，可以说来自
中国的资本流动很不正常。２００６年，中国流入拉
美的资本总额达到７８．３３亿美元（９２．５％流向开
曼群岛），但自２００７年开始则急剧下降。２００６
年，中国对拉美的直接投资占当年对外投资总量
的２６．３％，而２０１０年只有１３．８％。这样的减缩
幅度，与２００９年的全球经济衰退似乎没有关系
（尽管该年存在下降趋势），更不是２００９年和

２０１０年中国政府采取调控措施的结果。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中国对拉美直接

投资的大部分资金都流向了避税天堂。２００６－
２０１０年间，英属开曼群岛和英属维尔京群岛年均
吸收了流动资金的９５％；２０１０年底，上述两地累
计占中国在拉美直接投资总额的９２％。这样的
资金流向，使拉美接收的生产性投资的规模实际
上大为减小。
说到具体国家，在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这五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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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存量还是流量，巴西都是中国对外直接投
资最具吸引力的国家，其次是秘鲁和委内瑞拉。
由于内部市场规模和出口潜力巨大，巴西似乎有
别于其他拉美国家（Ｄｕｓｓｅｌ　Ｐｅｔｅｒｓ，２０１３）。但是，
如同人们所言，想要弄清中国在拉美的直接投资
总量，这是很困难的事情。
例如，根据２０１３年秘鲁双边贸易报告，到

２０１３年上半年，中国在秘鲁投资总额中占０．９％；
但根据艾伦·费尔利２０１４年的研究，这个比例被
低估了，因为该报告只统计了由外国公司登记的
直接投资资金。根据利马证券交易所的数据，截
至２０１２年，中国在秘鲁的采矿业、银行业、基础设
施和通信行业的投资，就超过了４０亿美元。
中国在乌拉圭的直接投资呈递增趋势。官方

数据显示，在２０１１和２０１２年，中国对乌拉圭的投
资额超过２５亿美元，是２００５年之前年均投资额
的五倍。中国对乌拉圭投资跃升，始于２００６年对
一家纸浆厂进行巨额投资，随后又渗透到其他许
多企业和经济活动中。自２００６年起，中国对乌拉
圭的直接投资额，超过乌拉圭国民生产总值的

５％；在拉美，只有智利和巴拿马高于这个比例。
乌拉圭是一个相对较小的经济体，即便对一家企
业进行小规模的投资，也可能大幅改变乌拉圭的
统计数据。
根据媒体和其他专业出版物的报告，过去１０

年，中国对乌拉圭的投资大幅增加，也有数家中国
企业进驻，但这些企业大多是商业代理，而不是从
事可以在当地增值的生产活动（Ｂｉｔｔｅｎｃｏｕｒｔ　ｙ
Ｒｅｉｇ，２０１４）。
拉美也有一些国家如墨西哥和智利，至今仍

没有引起中国直接投资的兴趣。这两个国家值得
关注的是，它们都与中国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
（ＴＬＣ），这应能促进相互投资。关于这一点需要
指出，直到前不久（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０日墨西哥新
石油改革法案正式实施前），中国想大举投资墨西
哥的石油开采也是不被允许的。我们同样不要忘
记，虽然中国现在是拉美的重要投资者，但投资规
模远赶不上在拉美的传统投资者———北半球西方
国家。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对拉美兑现的

投资，约有９２％用于开采自然资源，尤其是油气
资源；其余８％是投资巴西国内市场，主要是支持
基础设施建设，其次是支持加工业［７］。这里需要
说明，在２０１０年前，中国企业对巴西的累计投资
不超过３０．３亿美元，但在２０１０这一年，投资额达

到３５４．５亿，这为两国关系的发展构筑了一条重
要道路（Ｏｌｉｖｅｉｒａ，２０１２）。
但是，巴中贸易理事会（ＣＩＢＣ，英文缩写是

ＣＢＢＣ）的估计是，２０１０年中国企业在巴西的有效
投资应该在１２６．９亿美元。而根据《拉－中网站》
（ＲＥＤ　ＬＡＣ－ＣＨＩＮＡ）的数据，在２０００年到２０１１
年期间，巴西从中国获得的投资是１４６．１４亿美
元，是中国在拉美投资最多的国家，占流动资金的

６．４１％（Ｄｕｓｓｅｌ　Ｐｅｔｅｒｓ，２０１３年）。但这个估计没
有把购买先期资产的投资计算在内，因而可能低
估了大约１５．２２亿美元（ＣＢＢＣ，２０１３）。

２０１０年以来，中国资金持续流入拉美，年均

９０亿美元；模式一如既往，鼓励中国企业加速进
军一些主要领域；市场目标也一如既往（这在前文
说到过）。在阿根廷、委内瑞拉、巴西、哥伦比亚和
厄瓜多尔的石油和天然气行业，中国企业都是最
重要的外国投资者，但在秘鲁投资不多。中国企
业在秘鲁的投资，主要集中在采矿业，对巴西采矿
业也有少量投资。从１９９９到２００９年，中国在巴
西主要的投资领域是电子行业（２４％）和汽车行业
（１８％）。２０１０年，中国在巴西主要的投资领域是
能源（石油和天然气），占总投资的２２％；其次是
采矿业和农牧业，分别占１８％和１３％。２０１１年，
汽车 业 重 新 成 为 主 要 投 资 领 域，占 总 投 资
的３７％。

四、中国企业在各自投资领域的战略及进展

根据拉美经委会２０１３年的数据，２０１０年以
前，中国对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的直接投资
十分有限，２０１０年出现转折；这一年，中国的直接
投资接近１４０亿美元，其中３／４产生于两次大手
笔的石油工业收购：一次是中石化（ＳＩＮＯＰＥＣ）在
巴西的收购，一次是中海油（ＣＮＯＯＣ）在阿根廷
的收购。在这之后，中国对拉美的直接投资，年均
在９０－１００亿美元，其中大部分（９０％）流向自然
资源开采业。虽然中国在拉美的投资很重要，但
远未进入拉美最大投资国之列。
中国在阿根廷、巴西、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

委内瑞拉的石油和天然气开采领域，是最重要的
外资国之一。中国对矿业的投资，目前主要集中
在秘鲁和巴西。中国重视对巴西的投资，除了体
现在自然能源领域外，还体现在巴西的加工制造
领域，以及至少一家大型电力公司身上。拉美经
委会的报告说，中国企业的战略是首先为当地企
业服务，起初是开设一家生产工厂，接下来就是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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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进口它们的产品；这样做一是为了赢得当地
市场的亲近和认可，二是可规避进口限制。
进入拉美的境外直接投资，有一半集中在服

务业，但在这一领域却没有中国的身影，这颇让人
奇怪［８］。惟一的例外是银行业和商业。如中国工
商银行在秘鲁和阿根廷开设了支行；商贸部门则
在一些国家开设了一些下属机构，主要为中国企
业的商业活动提供服务。这一情况部分反映出中
国企业在服务业领域发展不足，也说明中国服务
类企业历来把重心放在国内市场的事实。即使是
在自然资源领域，许多投资矿业和石油的中国企
业，它们实际上是大进口商，是把资源输往中国。
下面，让我们看一看中国在拉美最重要的投

资领域：

１．石 油。有 报 告 指 出 （Ｌｐｅｚ　ｙ　Ｒａｍｏｓ，

２０１４），中国的能源政策掌握在两大政府部门手
里———国家 发 改 委 （ＮＤＲＣ）和 国 家 能 源 局
（ＮＥＡ），其中期目标是减少对煤炭和化石燃料的
依赖，逐步转向以可再生能源为基础的能源模式。
中国在拉美石油行业最重要的投资（百万美元）

企业 国家
初始投

资年份

投资估算

（累计）

中石油（ＣＮＰＣ）
秘鲁 １９９４　 ３２６
委内瑞拉 １９９８　 １，１４０
厄瓜多尔 ２００３　 １９９

中石化（ＳＩＮＯＰＥＣ）
巴西 ２０１０　 １１，９１１
阿根廷 ２０１１　 ２，４５０
哥伦比亚 ２００６　 １，０８１

中化集团（ＳＩＮＯＣＨＥＭ）
巴西 ２０１１　 ３，０７０
哥伦比亚 ２００９　 ８７７

中海油（ＣＮＯＯＣ） 阿根廷 ２０１０　 ３，１００

　　资料来源：根据拉美经委会２０１４年的数据整理

现有四家中国大型能源企业在拉美投资，均
为国有企业［９］。中石油是最早进入拉美市场的，

１９９０年代就已进入秘鲁和委内瑞拉，２００３年进入
厄瓜多尔。中石油进入这几个国家的方式，都是
通过转让或与这些国家的国企合资（ｊｏｉｎｔ　ｖｅｎ－
ｔｕｒｅ）。
中石化在拉美则采取不同的进入战略。在巴

西，中石化最重要的投资模式是和其他跨国公司
“合资”，其中最著名的公司有西班牙的雷普索尔
公司（Ｒｅｐｓｏｌ）和葡萄牙的高浦公司（Ｇａｌｐ）。而在
哥伦比亚和阿根廷，中石化则是直接从私人手中
收购原有股份。
在阿根廷，中石化从２００６年开始进入，方式

是购买美国西方石油公司（ＯＸＹ）签订的作业区

块，价格是２４．５亿美元。这笔投资，加上２０１０年

１０月以７１亿美元购买了西班牙雷普索尔公司巴
西子公司４０％的股权，使中石化成为在拉美投资
的第二大亚洲企业（Ｌｐｅｚ　ｙ　Ｒａｍｏｓ，２０１４）。
中石化起初进入巴西的方式，是向巴西石油

公司（Ｐｅｔｒｏｂｒａｓ）提供服务，特别是投入１９亿美
元，对其天然气管道系统（ＧＡＳＥＮＥ）进行设计和
部分建设（ＣＢＢＣ，２０１３）。中国在巴西投入的最
大一笔资金，是２００９年５月由中国国家开发银行
向巴西石油公司提供的１００亿美元贷款（这也是
中国向一个拉美国家提供的最大单笔资金）。贷
款协议规定，２００９年巴西石油公司每天向中石化
供应１５万桶石油，２０１０至２０１９年期间每天供应

２０万桶（Ｆｒｅｉｔａｓ　Ｂａｒｂｏｓａ，Ｔｅｐａｓｓｅ　ｙ　Ｂｉａｎｃａｌａｎａ，

２０１４）。
中化集团和中海油进入拉美的方式，也是通

过收购其他企业的股权。２０１０年３月，中海油以

３１亿美元收购了阿根廷布里达斯公司（Ｂｒｉｄａｓ）

５０％的股权。布里达斯非法占有泛美能源公司
（ＰＡＥ）４０％的股权［１０］，几个月之后，它又宣布收
购其余６０％（此前由英国石油持有）。相反，中化
集团进入巴西的方式，是通过与挪威国家石油公
司（Ｓｔａｔｏｉｌ　ｄｅ　Ｎｏｒｕｅｇａ）“合资”；中化集团还在哥
伦比亚收购了一家英国公司的股权。
这四家企业的行为表明，家家都有进入拉美

市场的深化发展战略。２０１３年，中石油和中海油
分别以１０％的股权成功竞标，加入对巴西利布拉
（Ｌｉｂｒａ）油田的开发。这两家企业打算在其后３５
年内向巴西政府支付１４亿美元债券，并投资大约

２００亿美元［１１］。
中国企业对拉美石油和矿产资源开采的投资

很重要，但它们仍不是拉美最大的公司，也没有主
导任何一个具体行业。但是，中国企业引起了拉
美各国政府和社会的关注，其原因很多，其中最突
出的有两点：第一点是大部分中国投资都是在近
几年并且几乎是同时涌入了拉美。除首钢集团和
中石油外，其他企业都是在最近５年进入拉美的，
因此，它们在接受国都是相对的“新来者”（ｎｅｗ－
ｃｏｍｅｒｓ）。实际上，许多中国企业几乎没有在国外
开展工作的经验。第二个原因是它们的来头：几
乎都是国有企业。但这一点引起的关注度稍小，
因为在中国企业投资的这些领域里，也都是一些
大型国有公司的天下，如巴西石油公司、道达尔公
司（Ｔｏｔａｌ）、挪威国家石油公司等。中石油在秘鲁
以２６亿美元收购巴西石油公司的股权，保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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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石油承诺在５８油田（ｌｏｔｅ　５８）进行投资［１２］。

２．矿业。中国在整个拉美的许多矿业开采项
目中投资规模虽然不大，但比油气行业集中，所有
重大投资都集中在秘鲁和巴西。秘鲁吸收的投资
（不单是中国的投资）之多，使其已成为世界矿业
投资的主要目标国之一［１３］。秘鲁能源和矿业部
的数据显示，中国投资占秘鲁全国矿业投资的

２３．１２％。中国企业投资开发的主要项目，有托罗
莫乔、潘帕德庞戈、盖伦、里奥布兰科和马克纳等
矿山，这使秘鲁有望在２０１６年成为世界第二大产
铜国（Ｆａｉｒｌｉｅ，２０１４）。

中国对秘鲁的矿业投资，除首钢集团１９９２年
购买的一家铁矿外，其余都发生在２００７年之后。

中国资本进入秘鲁，发生在１９９０年代开始的秘鲁
私有化时代；其标志如前所言，首钢购买了秘鲁的
主要矿山———秘鲁铁矿（Ｈｉｅｒｒｏ　Ｐｅｒú）。目前在
秘鲁，中国企业至少握有四个大型矿业项目，尽管
只有一个项目（中铝拥有）进展顺利。中国企业虽
然占有秘鲁矿业投资计划的２５％，但目前只有首
钢集团出矿，另有中铝的项目在建［１４］。

这种状况表明，中国的采矿企业在实施自己
雄心勃勃的发展计划时遇到了种种挑战，其所处
的国外环境比国内复杂得多，困难得多。
１９９０－２０１２年中国在拉美矿业最重要的投资（百万美元）

企业 国家
进入

时间

投资

估算

首钢集团 秘鲁 １９９２　 ４５３
中国铝业公司 秘鲁 ２００７　２７６２
紫金（４５％）、铜陵 （３５％）和厦

门钨业（２０％）
秘鲁 ２００７　 １９０

中国五矿集团 （６０％）和江西铜

业（４０％）
秘鲁 ２００８　 ７３０

南金兆集团 秘鲁 ２００９　 １００
武汉钢铁 巴西 ２０１０　 ４００
华东矿业 巴西 ２０１０　１２００
中国铌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巴西 ２０１１　１９５０

　　资料来源：根据拉美经委会２０１３年的数据整理

在秘鲁，所有中国企业都是自主经营矿厂，或
者和其他中国企业合作。而在巴西，中国企业则
通过收购当地在册矿业公司的股权，与当地企业
合作。巴西存在严格的条条框框限制，与当地公
司合作似乎更容易克服困难从而进入巨大的巴西

市场。

阿根廷中央银行（ＢＣＲＡ）的资料显示，在

２０１２年中国对阿根廷的总投资中，矿业投资占

１１％。投资阿根廷矿业的投资商主要是中国冶金

集团公司；而在石油领域，则是中石化和中海油。
中国总投资中投向阿根廷矿业的比重，官方提供
的数字与媒体报道的数字之间存在不小差距，后
者给出的数据是１３％（Ｌｐｅｚ　ｙ　Ｒａｍｏｓ，２０１４）。

３．农业和林业。除了油气产业和矿业，数家
中国企业对投资拉美的农业和林业表现出了兴

趣，但这两个领域的中国投资总量相对较少，相关
的官方统计数据也较为有限。有一点可以肯定的
是，中国的资金无论投放在哪个领域，都会对当地
社会产生重大的影响，所以拉美的林业也不例外
（如秘鲁和亚马逊地区的木材行业）。一直以来，
外国资本对拉美地区农林产业的投资，都受到环
保主义者和各国政府的严密监控，拉美的政治学
界还就外国资本投资拉美农业中的买地、租地问
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近几年，中国对外投资大量涌入，给拉美地区

带来了强烈的土地所有权威胁危机意识，也迫使
各国开始检讨本国的土地法。因为，之前在关于
外国人购买土地所有权这方面，拉美各国的法律
都较为宽松。２０１０年，巴西政府出台一项法令，
加强了对外资购买土地所有权的限制，减少现行
土地法律的灰色地带。巴西限制外资购买土地的
措施，为拉美其他国家纷纷效仿，例如乌拉圭以及
阿根廷。２０１１年１２月，阿根廷政府出于对中国
企业及金融机构（他们时常以中国国企派驻的中
国公民个人身份出现）购买该国土地的担心，通过
了一项限制外国人购买土地的法案，对外国人购
买土地的数量和用途进行了明确规定，这也让中
国黑龙江农垦总局旗下的北大荒集团公司投资１
亿５０００万美元购买３００公顷土地用于农业种植
的计划落空［１５］。

２０１４年初，中国农业类投资企业对海外农业
投资达到了近１００亿美元。其中，中粮集团完成
了两起重大并购：一起是对尼德拉公司（Ｎｉｄｅｒａ）
的并购，这是一家掌控南美市场一手粮源和领先
的种子业务的跨国企业；另一起是收购来宝集团
旗下来宝农业有限公司（简称“来宝农业”）。中国
官方通过收购释放出一个明确的信号，中国未来
将不断扩大对外农业投资［１６］。总而言之，虽然笔
者在阿根廷没有查询到大量关于中国对阿农业直

接投资的数据，但是通过相关新闻报导，笔者了解
到，中国企业一直在阿根廷国内大量购买土地，并
投资谷物贸易［１７］，见诸报端的企业有来宝农业和
重庆粮食集团等。

４．基础设施。在中国和拉美各经济体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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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是理解双方互补性程度的核心

问题。过去几十年间，中国政府一直大力推进国
内基础设施建设；诸如“西部大开发”等重大规划，
都是了解政府政策的主要指标。所谓西部大开
发，就是发展中部和西部，这两个地区比东部和东
南部的发展相对慢一些。西部大开发战略，使中
国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力大增，取得了意想不到的
结果。各种建筑和工程公司应运而生，其财务、物
流、技术能力得到提高，使中国企业可以走出国门
闯一闯了。有一项调查显示，中国建筑类企业目
前的国际化程度还比较低，但都制定了在不久的
将来实现国际化的宏伟蓝图［１８］。
与中国相比，拉美国家经济发展乏力，不仅导

致基础设施建设和其他各种设施建设不足，还导
致解决这些问题的资金和经验不足。为了改变现
状，许多拉美国家都在寻求国际投资；然而，到目
前为止，中国企业对投资拉美基建领域仍持谨慎
态度。正是因为缺少国际化经验，才导致许多有
实力的中国建筑企业不敢涉足拉美。
根据拉美经委会２０１３年的报告，投资拉美基

础设施有多种途径。首先，可以收购现有股权；其
次，参与签订有政府支持的合同；最后，参加各类
项目竞标。第一种途径似乎最为快捷，可以在规
模上和市场方面迅速增长，更适用于在那些严控
行业投资。目前，只有中国国家电网这家电力输
送企业，在拉美采取了这条途径。２０１０年，中国
国家电网在巴西收购了１７亿美元的股权，接着在

２０１２年收购了９．４亿美元的股权，两次收购对象
都是西班牙的企业。
第二种进入办法，通常需要中国某家国有银

行向拉美某国政府提供贷款，用于建设一项具体
的基础设施，条件是该项目要由中国企业承建。
这种类型的最大投资，是中国水电（Ｓｉｎｏｈｙｄｒｏ）在
委内瑞拉和厄瓜多尔投资的电厂。此外，还有几
个投资规模较小的项目。２０１４年１１月，在阿根
廷南部内乌肯省，有几家中国企业在为太空监测
站的基础设施进行建设，这是中国在境外建立的
第一个太空监测站。
在中国与拉美国家签订的工程建设项目中，

也常有私营企业特别是技术实力过硬的企业参

与，例如华为公司（Ｈｕａｗｅｉ）和中兴通讯（ＺＴＥ）。
这两家公司都是从事电信设备制造和安装的

企业。
华为现在是墨西哥几个电信企业的主要供应

商，这些企业有墨西哥无线通信公司（Ｔｅｌｃｅｌ）、墨

西哥电话总局（Ｔｅｌｍｅｘ）和墨西哥移动运营公司
（Ｌｕｓａｃｅｌ）。同时，华为也向其他竞争者如西班牙
电信（Ｔｅｌｅｆｎｉｃａ）和内斯特公司（Ｎｅｘｔｅｌ）提供设
备、零部件以及相关服务。除此之外，华为还向多
个领域的企业提供电信服务和设备，例如墨西哥
石油 公 司 （Ｐｅｍｅｘ）、墨 西 哥 社 会 保 险 协 会
（ＩＭＳＳ）、良讯（Ｂｅｓｔｅｌ）和全国水务委员会（Ｃｏｎ－
ａｇｕａ）。相反，借助国家开发银行提供的２０亿美
元贷款，中兴得以购买巴西的固话和手机运营
公司。
华为和中兴都进入了拉美主要国家，签署了

一些通讯网建设协议。设备虽在中国生产，但两
家企业都致力于提升对拉美客户的服务能力，甚
至还在巴西成立了研发（Ｉ＋Ｄ）中心。
需要指出的是，第二和第三种投资途径官方

不认可是“境外直接投资”，因为建成后的基础设
施物件不属于外资企业的资产，只是出口资产和
服务的依托。因此，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中，对这类
投资的统计有所不同。但是，这两种方式通常是
中国企业和其他跨国公司向接受对象输出资本和

技术的重要渠道。

５．制造业。尽管拉美制造业吸引了大量中国
投资，但远不能和油矿业所获取的投资额相比。
中国对拉美制造业的投资，大部分是为了获

得当地市场，并不是出口到第三方，或者卖回中
国。中国企业通常是在当地建设生产基地，接下
来从中国做进口生意；这既可以就近利用和了解
市场，也可以规避拉美一些经济体近年来对进口
的严格限制。这样的生产厂家，大部分集中在巴
西。巴西是南美最大的市场，也是进口限制和法
规最严格的国家之一。但是，巴西市场的重要性，
足以刺激中国资本甘冒严苛的法规风险。
２０００－２０１２年中国在拉美最大的制造业投资（百万美元）

国家 产业 公司 投资额

巴西

汽车 奇瑞、江淮汽车 ３５５
摩托车 嘉陵、宗申 ２０９
家用电器 格力、美的 ２６６
电子技术 联想 １４１

墨西哥

电子技术 联想 ４０
钢铁 金龙 ５０
汽车 耐世特 ５０

乌拉圭和委内瑞拉 汽车 奇瑞 ２３０

　　资料来源：根据拉美经委会２０１３年的数据整理

许多中国厂家都是装配厂，零部件都是同一
厂家在中国制造；它们给产品增加的很小价值，只
是为了履行当地法规的要求。依靠从中国进口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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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件，是巴西许多中国制造企业生存的命脉。

２０１１年，巴西政府对使用当地零配件少于６５％的
汽车厂商增收３０％的汽车税，这使江淮汽车集团
不得不暂时停止在巴西建厂（ＣＢＢＣ，２０１３）。
同其他领域一样，中国制造企业在拉美也属

于“新来者”，大部分企业是在２０１０年以后才进入
拉美市场，但很多企业随后没能兑现其投资。而
且，从２００７到２０１２年间，中方宣布在巴西投资的
总价值约６８５亿美元的６０个项目，只有３９个项
目落地，实际投资为２４４亿美元（ＣＢＢＣ，２０１３），其
余２１个项目至今还处在论证协商过程中。因此，
在宣布投资与实际落地之间，还存在显而易见的
差距。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年中国宣布在巴西的主要投资项目
（百万美元）

领域 企业 投资额

能源
浙江正泰太阳能科技集团 ３５０
国家电网 １，６９２

汽车

陕汽集团 ５００
Ｓｈａｎｅｒａｙ　 ６５
陕汽Ｓｈａｃｍａｎ子公司 ２００
福田雷沃重工 １５０
中国重汽 １５０

石油 中海油＋中石油 １，５００

金融及银行服务
中国工商银行 １００
中国建设银行 ８１０

电子技术
富士康 ５００
联想 １５０

农产品贸易 安徽丰原集团 ３２０

　　资料来源：２０１４年巴西电子消费协会公布

从上面的表格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近来宣
布在巴西的投资领域很广；从长期来看，中国企业
在巴西制造业的投资遥遥领先于在拉美其他经济

体的投资。
中国制造企业进军巴西，不久前还是一些“抢

滩部队”，或者说是一些最老的企业，其中最著名
的是空调制造商格力集团（１９９８年进入巴西）。
此外，一些摩托车制造商，在玛瑙斯（Ｍａｎａｏｓ）地
区的经营活动，也有一些年头。
巴西制造业引进各国投资，主要是为生产满

足国内市场的产品；而墨西哥和中美洲的跨国企
业，其产品则是为了出口，尤其向美国出口。大部
分中国制造企业都把生产基地设在中国，因此，中
国制造企业很少到墨西哥投资，更不想到邻近的
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投资。拉美经委会的报告显
示，那些进入墨西哥市场的中资企业，多是基地设
在美国的企业，收购股权是其发展战略的一部分。

它们是中国在墨企业的老大，如电子行业的联想
集团（Ｌｅｎｏｖｏ）和汽车转向盘生产厂家耐世特
（Ｎｅｘｔｅｅｒ），就是这种情况。
汽车工业是中国投资项目最多的领域。在最

近六年间，中国企业公布的投资额超过６０亿美
元。但是，许多项目最后都因当地市场变化而取
消了（如中国一汽集团在墨西哥的投资计划），还
有一些项目一拖再拖。最近，福田公司投资巴西
的情况就是如此。该公司投资巴西的方式，由福
田雷沃重工（Ｆｏｔｏ　Ｌｏｖｏｌ　Ｈｅａｖｙ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和巴
西柏罗克公司（Ｂｒａｍａｘ）合营。因此，时至今日，
中国汽车制造业在拉美制造出来的汽车产量微不

足道。
乌拉圭的进口法规比巴西宽松许多。与南方

共同市场（ＭＥＲＣＯＳＵＲ）邻国巴西和阿根廷相
比，乌拉圭的经济比较开放。乌拉圭除了对出口
给予１０％的补贴外，还采取一种临时许可的零关
税进口制度，这使得汽车整车及配件进入南方共
同市场的成本很低。乌拉圭一方面大力保护出口
汽车的生产，同时又补贴汽车出口，这使其向邻国
市场的出口收入颇丰［１９］。然而，比较各国市场的
规模，奇瑞公司更重视在巴西设立新厂。
随着中国制造企业的逐步发展和渐渐熟悉拉

美的管理机制，许多企业发现在墨西哥建厂向美
国和拉美市场出口，不失为一个高明战略，尤其是
墨西哥工人的工资水平和中国国内工人相差

无几。
一个鲜为人知的例子，是拉美希安特汽车公

司（Ｇｉａｎｔ　Ｍｏｔｏｒｓ　Ｌａｔｉｎｏａｍｒｉｃａ）的操作模式。
希安特是一家与中国一汽集团合作的墨西哥战略

联营公司，它在２００６年与“一汽卡车”或“一汽解
放”开始“战略联营”。其合作模式不是合资，而是
长期联营（ａｓｏｃｉａｓｉｎ）。通过联营，双方都能获
利；从２００６到２０１４年间，两者的关系发生了实质
性变化。目前，希安特的许多产品，已直接使用
“墨西哥一汽卡车”这一商标了（Ｄｕｓｓｅｌ　Ｏｅｔｅｒｓ，

２０１２）。
中国制造企业是奔着拉美市场而来的，但其

未来战略是否一如从前，现在还不甚明朗。我们
现在看到的情况是：从拉美出口到中国的产品，矿
产品大约占５０％，其次是农产品，占３５％［２０］。但
值得注意的是，拉美向中国的出口清单里出现了
一些新产品，比如鱼类和猪肉；还有一些高科技产
品，如微电路元件、远程通信设备、数据处理器等。
这些新产品出现在向中国的出口清单中，表明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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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开始在亚太地区的供应网络中逐步建立起

自信。
关于渔业，中国企业与拉美当地企业有一种

重要的“合资”（ｊｏｉｎｔ　ｖｅｎｔｕｒｅｓ）模式，但这种模式
仅有一例，它就是中国渔业集团（ＣＦＧ）出资５０００
万美元，收购了秘鲁一家渔业公司现有的股权；之
后，中国渔业集团又收购了另外两家公司。这些
收购不仅保证中国渔业集团可以支配这些企业的

有形资产，而且还得到了各家企业占有的市场份
额和经营许可，使各种整合过程和鱼粉生产十分
顺利（Ｆａｉｒｌｉｅ，２０１４）。

五、差异之下艰难前行

中国过去和现在对拉美国家及其一些工业部

门影响巨大，但其动机、战略和手段并非被当地政
府、商界人士和公民社会完全理解。同样，中国企
业也需要加深了解拉美的商业环境和提供的

机遇。
中国在拉美投资的项目，并非都很成功；所

以，中国企业需要继续探索如何在一个与国内完
全不同的环境中开展业务，关键是要弄清产生问
题的根源，研究前文说到的一些项目为什么被取
消。中国在拉美的一些投资项目不到１０年，受各
种事件的影响加上全球危机，造成了今日的局面。
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原动力，因此，地方合作伙伴
的作用有时非常重要。
拉美的中资企业，给人的印象几乎都集中在

石油业和矿业。但实际上，中国投资几乎渗透到
了拉美所有的领域，包括农业；在农业领域，中国
企业多聚焦于林木采伐和渔业。最后，虽然规模
不大，但在建筑业、制造业、转运服务、应用技术、
电信和物流服务、银行和金融业，也有中国资本的
身影。
中资企业在其涉足的所有领域，几乎都经历

并引起当地巨大反应；中资企业无论是在登陆阶
段还是操作阶段，只要一采取行动，都是如此。中
国企业登陆拉美市场时，大量问题是因动机不明
引起的不信任；而在进入之后，则是对中国人能力
的担心。至于其他担心和争议，有劳工事务和当
地人力的使用问题，以及对当地环境意想不到的
直接破坏事件（特别是采矿业，需要采取一定的补
偿措施），还有安全事故（也发生在采矿业，并开始
向建筑和物流业扩散）。
中国人在文化上融入拉美社会的困难也不

小。此外，大量中国人来到美洲沿海城市扎根的

速度，也令人印象深刻。总之，中拉关系的新阶段
意味着中国人和中国企业的到来，意味着给拉美
社会带来一股新的力量。中国政府现出台了一些
新规定，以更好地支持中国企业和人员；但如何运
用所谓“软实力”来减轻中国企业受到的政治压力
和经营压力，考验着中国政府的能力。
拉美当地市场对并购的抵制，也就是对参加

公共招标的阻碍很强烈；其中，还有争取政府对项
目设施的批准通过问题。另一方面，行为方式的
巨大差异，意味着中国企业在企业文化方面需要
进行重大改变，与当地合作伙伴进行协调，这是因
为，这些差异涉及同地方劳动力和次承包人的关
系，涉及同当地政府和社区的关系，也面临自认为
受到损害的环保主义者、土著人群体和其他团体
的阻挠，最后，还有与拉美现实有关的敏感问题，
以及中国人感到困扰的社会毒瘤（各种犯罪、暴力
和不安全）。
这里，我们可举出一系列例子来说明并购之

艰难。最突出的例子有：２００４年，中国五矿集团
收购诺兰达矿业集团（Ｎｏｒａｎｄａ）遇阻；２００５年，中
海油收购优尼科公司（ＵＮＯＣＡＬ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未
果；２００１年，和记黄埔港口（ＨＰＨ）收购大巴哈马
群岛港口管理局（Ｇｒａｎｄ　Ｂａｈａｍａｓ　Ｐｏｒｔ　Ａｕｔｈｏｒｉ－
ｔｙ）落空。但是，也有并购成功的案例。例如

２０１３年，中海油以１５５亿美元成功收购尼克森石
油公司（Ｎｅｘｅｎ）；中国最大的银行———中国工商
银行，则并购了南非标准银行（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Ｂａｎｋ）的
阿根廷分行。虽然法律手续延宕不断，但阿根廷
中央银行（ＢＣＲＡ）最终确认了这次收购，现已营
业。其他并购成功的例子还有：２０１２年，铜陵有
色金属公司（Ｔｏｎｇｌｉｎｇ）收购了米拉多铜矿（Ｍｉｒａ－
ｄｏｒ）；２０１１年，收购了布朗库河铜矿（Ｒíｏ　Ｂｌａｎ－
ｃｏ）；中国铝业对秘鲁特洛莫克山铜矿（Ｔｏｒｏｍｏ－
ｃｈｏ）的收购，也获得了部分进展［２１］。
地处偏远、政治局势、社情民意、支付制度和

操作流程、劳工文化差异等等，所有这些因素都影
响到投资者与当地的关系，对中国企业来说都不
是简单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涉及到项目的可行
性，都与行为主体的差异性密不可分。
不了解拉美劳工关系法，也是一种差异。劳

工矛盾，早在１９９２年就暴露出来了。当时，首钢
在秘鲁的项目马尔科纳（Ｍａｒｃｏｎａ）公司，发生了
严重的劳工纠纷；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间，五矿集团在
开发阿根廷格兰德山铜矿（Ｓｉｅｒｒａ　Ｇｒａｎｄｅ）期间，
曾因违反当地劳动法、用水和爆炸物管理法规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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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抗议，遭遇水荒；也是在阿根廷，位于巴塔哥尼
亚地 区 的 阿 根 廷 最 大 的 龙 山 油 田 （Ｃｅｒｒｏ
Ｄｒａｇｎ），当地工人激愤而起，爆发了极为严重的
抗议示威，迫使中石化不得不重新制定战略，化解
发生的社会冲突。２００６年在厄瓜多尔，在安第斯
石油公司所属的塔拉波亚油田（Ｔａｒａｐｏａ），以及

２０１２年在玻利维亚波托西的科尔基里（Ｃｏｌｑｕｉｒｉ）
锡矿，也发生了针对中国企业的类似抗议活动。
在东方石油（Ｐｅｔｒｏｏｒｉｅｎｔａｌ）旗下的厄瓜多尔

奥劳亚纳油田（Ｏｒｅｌｌａｎａ），２００７年发生了劳动岗
位和劳动质量纠纷。２０１２年在普埃布拉（Ｐｕｅｂ－
ｌａ）油田，２０１４年在中铝旗下的托洛莫科（Ｔｏｒｏ－
ｍｏｃｈｏ）铜矿，都发生了与当地居民及环保主义团
体的纠纷；而在厄瓜多尔的米拉多（Ｍｉｒａｄｏｒ）铜
矿，则遇到了土著人的抗议，如此等等。
在秘鲁托洛莫科发生的纠纷，具有典型意义：

整个城镇的搬迁旷日持久，新居环境是否优美不
得而知；这引发了搬迁居民的抗议，但也设立了对
话机制。中铝集团有心结束这种局面。到２０１３
年６月底，该集团为安置托洛莫科项目涉及的

５０００居民，投资５０００万美元建了一座新城镇。
城址在尧利省胡宁区，位于海拔４５００米高的卡瓦
科托。这项搬迁工程是秘鲁矿业史上最大的私营
社会项目，是首次集体安置。这样的安置为当地
土著居民提供了他们所缺少的生活服务，如自来
水、下水管道和供电系统（Ｆａｉｒｌｉｅ，２０１４）。
在哥伦比亚的卡克塔，针对中国企业的罪行

和暴力特别激烈。２０１１年６月，中化集团的艾默
儒德（Ｅｍｅｒａｌｄ）能源公司遭到２４起袭击，包括数
起绑架；２００９年，在哥斯达黎加，安徽外经建设公
司（ＡＦＥＣＣ）的项目设备遭到抢劫；２０１２年，玻利
维亚波托西的科尔基里锡矿遭到袭击；在委内瑞
拉，仅在２０１０年，就发生了４７起绑架中国管理人
员的事件。
由于存在这类问题，加上其他性质的问题，中

国企业与拉美不同业主之间规划和协商的项目，
不少都没有得到落实，例如：２０１１年重庆三合堂
集团（Ｓａｎｈｅ　Ｈｏｐｅｆｕｌｌ）在巴西东北部萨尔瓦多－
德－巴伊亚投资的大豆加工厂项目（２４亿美元）；
北大荒农垦集团在阿根廷里奥内格雷省的投资项

目（１５亿美元）。北大荒集团的项目包括开发一
片荒无人烟的土地，并在该省建设一个港口；该项

目的失败，归咎于阿根廷中央政府和省政府之间
意见相左，还有购买土地的法律限制。在巴西、阿
根廷和乌拉圭，对购买土地的法律限制，已成为中
国投资某些项目的一大阻碍。
环保问题几乎在拉美各地都有发生。例如，

首钢在秘鲁；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在巴哈马群
岛（巴哈马大型海岛度假村项目———Ｂａｈａ　Ｍａｒ，
对海岸石壁造成了破坏）；中铁四局在厄瓜多尔建
设的乔内（Ｃｈｏｎｅ）大坝；上文提到的五矿在阿根
廷格兰德山铜矿的用水问题；在阿根廷拉里奥哈
省北部的法马蒂纳（Ｆａｍａｔｉｎａ）矿山，发生了砷超
标问题；巴西的贝卢蒙蒂（Ｂｅｌｏ　Ｍｏｎｔｅ）大坝，严重
影响生态系统；在秘鲁的施佩资源（Ｓｈｉｎ　Ｐｅ　Ｒｅ－
ｓｏｕｒｃｅｓ）项目涉嫌有毒排放；在厄瓜多尔具有象
征意义的亚苏尼（Ｙａｓｕｎｉ）石油项目，因开采面接
近或穿过一个专门的生态保护区，受到各方关切。
面对中国企业的投资要求，拉美各国政府应

该给出不同的回应；给予什么样的回应，取决于每
个国家与中国的关系和开放程度。当涉及贸易摩
擦时，拉美各国现在都采取“保护主义性质”的行
政保护手段，尽管过去也曾普遍借助法律手段和
双边贸易保护与投资协议。
例如在阿根廷，对轮胎、玩具、纺织品和计算

机等商品，紧急采取了“反倾销”措施，有媒体将之
称为“大豆战争”，因为这些措施唤醒了中国运用
其“软实力”中最拿手的东西来消除障碍，以便向
阿根廷销售上述这些最重要（在价值上）的出口产
品。阿根廷采取这样的贸易政策，一方面使进口
商很难得到外汇，另一方面也带来了一些负面示
范效用。在乌拉圭的奇瑞汽车厂（设在蒙得维的
亚），就受到了反倾销调查；中国设在阿根廷南部
火地岛省的尿素生产厂也接受了调查。
在巴西，围绕钢铁、纺织品、轮胎、运动鞋等商

品的关税问题，存在许多争论，并在２０１２年提高
了上述工业品的关税。这直接导致江淮汽车公司
（ＪＡＣ）取消了原定的投资项目；还有其他一些厂
家也取消了在巴西的投资项目。在墨西哥，自

２００１年以来，反倾销措施案增加了三倍，重点是
反对牛仔面料和钢管倾销。但从２０１１年起，墨西
哥停止了关税补贴，最近在管理方面已有变化，也
有望修改贸易政策。（本文由蓝博 译，朱伦 校）

［参　考　文　献］
［１］巴西中央银行一直负责更新境外直接投资（ＩＥＤ）的讯息，但自 ２００７年起，中央银行把公布原始数据的工作留给了投资界。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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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杜赛尔·彼得斯（Ｄｕｓｓｅｌ　Ｐｅｔｅｒｓ）在２０１４年发表的文章中所

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巴企业家委员会（ＣＥＢＣ）。该委员会的

数据，通过新闻报道、与企业会谈和企业财务报表分析进行调

整（中巴企业家委员会，２０１２）。

［２］大部分拉美经济体都不公开境外直接投资的来源国，这里主要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相关信息。

［３］“预计未来１０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将达１．２５万亿美元。”据新

华社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９日报道，习近平主席在中国召开的亚太经

合组织会议上的讲话。

［４］自１９７９年起到正式公布“走出去”战略，中国一直加强和支持对

外投资，但确定各种支持措施是在２００５年。在２００８年发表的

国际经合组织（ＯＥＣＤ）第三份报告中，“中国投资政策回顾”一

文对此有详尽论述。

［５］中国和拉美之间的贸易目前仍维持多年前形成的模式，其特点

是采取工业互换模式：拉美从中国大量进口手工业产品，与此

同时向中国大规模出口自然资源（农副产品和油矿资源）。

［６］尽管中国人也向拉美其他国家移居，尽管阿根廷也是一个移民

国家，但中国人的到来还是引起了阿根廷国内民众的关注。中

阿相隔遥远，文化迥异。３０年前，阿根廷还没有形成中国移民

群体，而现在，中国移民数量仅次于来自巴拉圭、玻利维亚和秘

鲁的移民。

［７］中国在自然资源开采以外的投资，流向巴西最多。现有许多中

国制造企业在巴西运营，至少还有一家大型电力公司。

［８］与中国一样，日本和韩国也没有投资拉美的服务产业。

［９］期初是三家企业：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ＣＮＯＯＣ），成立于１９８２

年，控制了绝大部分海上石油勘探和生产业务；中国石油化工

股份有限公司（ＳＩＮＯＰＥＣ），成立于１９８３年，主营石油的精炼与

销售；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ＣＮＰＣ），１９８８年创建，是石油

工业部的下属企业，主要负责陆地石油的开采。

［１０］泛美能源（ＰＡＥ）是阿根廷第二大石油生产商和第三大天然气

供应商，分别占其国内石油和天然气生产总量的１８％和１２％
（阿根廷石油和天然气协会２０１２年公布的数据）。该企业经营

着阿根廷最大的圣豪尔赫海湾龙峡谷油田（Ｃｅｒｒｏ　Ｄｒａｇ）。

［１１］在拉美几个主要的出产石油和天然气的国家，都有中国投资

的身影，但墨西哥例外，该国的能源领域暂时不允许外国资本

进入。不过，这种情况可能很快就会发生彻底变化，因为２０１４

年１０月３１日，墨西哥总统签署能源改革令，将允许外资企业

涉足墨西哥的原油开采。这意味着已经国有化７５年的墨西哥

原油领域将正式对外资开放。墨西哥政府称，此项改革将有

助于墨西哥引进外资，从而提升业已下降的原油产量。

［１２］ｈｔｔｐ：／／ｇｅｓｔｉｏｎ．ｐ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ａ／ｐｅｔｒｏｃｈｉｎａ－ａｄｑｕｉｅｒｅ－ａｃｔｉｖｏｓ－

ｐｅｔｒｏｂｒａｓ－ｐｅｒｕ－ｕｓ－２６００－ｍｉｌｌｏｎｅｓ－２０８０９４８．
［１３］来自美国的投资占秘鲁矿业总投资的１８％，仅次于中国；第三

名是加拿大，投资额占总投资的１６％。

［１４］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铝”，英文全称：Ａｌｕｍｉｎｕｍ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Ｌｉｍｉｔｅｄ，英文缩写：ＣＨＡＬＣＯ）是由中国

铝业公司、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和贵州省物资开发投资

公司共同发起设立，并于２００１年９月１０日在中国注册成立股

份有限公司。

［１５］北大荒农垦集团是中国著名的粮食企业，该集团在阿根廷购

买土地主要用于种植玉米和大豆；而重庆粮食集团也在巴西

购买土地用于种植棉花。

［１６］中国产业海外发展协会（隶属国务院）引述的评论说：“农业将

是中国未来并购的重点，涉及整个产业链，特别是在饲养业和

畜牧业。”

［１７］２０１２年通过了一项限制外国人购买土地的法案，这直接导致

中国企业取消了对该国农业及土地领域的部分投资项目。

［１８］资料来自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ＣＣＰＩＴ）２０１２年的一份调

查报告。

［１９］奇瑞－索克马公司（ＣｈｅｒｙＳｏｃｍａ）创建于２００７年，当时，中国

奇瑞汽车公司和阿根廷索克马公司（马克里集团（Ｍａｃｒｉ）所有）

签署了合作协议，拟共同出资在乌拉圭创建合资公司，产品投

向拉美市场。该公司现在继续是中国奇瑞和阿根廷索克马合

资的企业，但有媒体披露，该合资公司已于２０１４年９月停止运

行，２０１５年第三季度将永久关闭。

［２０］拉美对中国的出口，大约９０％产生于四个国家：巴西（４１％）、

智利（２３．１％）、阿根廷（１５．９％）以及秘鲁（９．３％）。

［２１］ｈｔｔｐ：／／ｇｅｓｔｉｏｎ．ｐｅ／ｅｍｐｒｅｓａｓ／ｃｈｉｎａｌ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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